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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注：如果要谈“工人文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近十多年来，无论是

大陆还是香港，工人文学彻底地衰落。所以现在黄庆云的《香港归来的孩子》，

以 1922 年海员大罢工和 1926 年的省港大罢工(世界工运史上最长的罢工)为背景，

特别值得注意。) 

 

约两星期前，在书店赫然发现资深儿童文学家黄庆云女士的新着《香港归来的孩

省港大罢工事件，化为少年们的成长故事，重建消逝的历史及其理念，重现更重

视卑微者的挣扎和尊严，书中的革命力量来自对抗争的描述，也来自革命理念的

延伸，读毕十多万字的长篇后，满载罕见的力量和反思。  本书是小说，也有

很强的写实性，重要史实都根据多年资料搜集所得，更访问过六七十位当事人而

得到第一手数据。故事由一九二二年在香港发生的海员大罢工开始，以两个海员

家庭及其年幼子女的经历为故事主线，而重点放在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

众人离港北上的革命历程。 

比暴力更大的恐怖 

 

小说的前半部分，特别是香港时期，详细描述当时殖民地的压迫力量，包括殖民

地的法庭、警察、官员以至教育，在第三章的结尾，木板隔间房之间种种众人的

纷扰，都在最后被「读番书」的学童那歌颂英皇的殖民地教科书诵读声盖过，殖

民地的压迫于此处，在暴力以外显出了更巨大的可怖。 

 

故事首个转折点是冬冬到船上找父亲，海员叔叔带她走进船仓，一个与甲板截然

不同的没有阳光的世界，海员叔叔交代海员的真实生活，没有掩饰阴暗面，其实

苦、赌博、疾病、欺骗、死亡的故事，当然工人的痛苦，更大程度是由于船公司

为谋取最大利润而尽最大可能的剥削。海员叔叔再谈及公司不准一名死在船上的

海员尸首带回陆地而必须弃在海上，经工友争取才得以把尸首带回陆地，而说到

最后，那已死海员就是冬冬的父亲。 

 

接着写一众海员协助冬冬一家，在青山十三咪（深井附近）以「香港中华海员工

人联合会筹备会」的名义立碑并埋葬其父。小说根据历史，部分人物沿用真名，

其中一位海员叔叔苏兆征即真有其人，在本书中也多次出现。苏兆征（1885-1929）

是早期中共著名的工运领袖之一，十八岁到香港谋生，任职海员多年，一九 八



年加入同盟会，至海员大罢工时期已为工运领袖，在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

史（1919-1926）》中亦有记载。海员大罢工之后，苏兆征在一九二五年成立的中

华全国总工会中，以香港海员身份被选为执行委员，在省港大罢工时期以罢工委

员会委员长的身份组织工运，亦曾在《民国日报》及《工人之路》等刊物发表工

运文章。 

理想与现实的历史 

 

香港的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历史，已有不少文献记录，黄庆云据当事人的访

谈化成小说故事，把历史更生动地呈现，包括海员工会牌匾被警察没收后，工会

争取到由警官及会督举行仪式公开交还的情况，以及为突破港府新闻封锁，香港

工人散发报道五卅惨案的传单，方潮带冬冬自开行中的电车跳出以逃避便衣警察

的跟踪等情节。 

 

第十一章「再会吧，香港！」，讲述罢工后香港居民联群结队返回广州，篇目「再

会吧，香港！」来自抗战时期由田汉填词的著名歌曲。小说故事在此气氛大转，

众人在香港时是写殖民地的压迫及工人的对抗；回广州后，「在革命的土地上」、

「快乐的大团圆」、「工人自己的政府」等章节中，呈现一片初期社会主义理想

的气氛，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互助甚至人人没有缺点的基层人民乌托邦，过

港罢工委员会的内部严密如一个政府，书中描述它的所在，原是一处已残破的游

乐场遗址，省港罢工委员会就在该处修建出调查处、法制局、审计局、训育处、

庶务处、交际部、游艺部、宣传部、会计室等等多个部门，还有配枪的纠察队，

连监狱也有，打算用来审问和监禁「出卖民族利益破坏罢工的坏蛋」和被公安局

放走的奸商，但似乎未能完全实行，审讯过的犯人还须交回公安局处理。 

 

小说写到罢工开始，尤其众人返回广州后，不免有点美化，工人因罢工而成了主

人翁，而且「现在人人都知道劳工是神圣的」，作者的描述其实也有史实根据，

大罢工的成功引发一种乐观的气氛，「劳工神圣」和「劳动创造一切」的讲法传

颂一时，甚至本身不是工人的进步学生也因崇拜工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工人装束，

使广州整条街都是工人打扮的人在逛。当时情况可能真的这样美好，但在其笔调

中仍可看出美化的用心，特别与香港部分的残酷呈现对比出两种写实态度，对内

框架，选择并强调对革命和斗争的热诚。 

解放个体的文学斗争 

 

作为一部青少年小说，对于本书中的少年人角色，读者一直等候知道他们对革命

事件的感受，特别是一个少年人由旁观大人们的革命以至成为革命一分子的心路

历程，我想如能在这方面再多交代或可更立体些，亦使那革命的理念更具基础。



在传统的革命文学、斗争运动的描述中，个人的想法微不足道甚至一再加以贬抑，

革命中的个人情感没有半分地位，小资产阶级的情绪被认为不值一提，过去较多

反省的作品如杨沫《青春之歌》，到最后仍不免否定主角林道静的情感。走上革

命之路、回到与群众立场一致的路就必须先消灭自己的情感，在今天看来，革命

 

 

如果时代是像某种历史观所言，是不断进步的，那么可能过去那种因应特定斗争

需要而形成的个人对社会、革命对情感、知识分子对普罗大众的严整对立面，也

许亦可容许作调整。这里无意否定过去的立场，真正认识历史的话，会了解不是

所有二分的对立都不可取，二分对立原是斗争的必然，至少是一种策略，亦必须

经过这样严正的二分才能达致革命，对二分的批判其实是回顾之后产生的想法。

不过必须这样对立的时代或已过去，正如我们在今天会认为发展与保育不是一种

二分的观念一样，今天的革命和斗争当然需要对抗，但对革命的书写本身应有更

多个体的生命，以利润和市场衡量一切的思维不需考虑推土机下的个体感情和人

文经验，斗争者以革命的方式对抗压迫机器，而书写斗争的文学者要做的也许不

是重复或停留于记述其对抗，而是把机器下被压迫的个体情志解放出来。 

 

如果今天这时代还需要有书写革命和斗争的文学，它也许已不需像五六十年代般

贬抑个体情志，因为今天的压迫机器正正就是一具贬抑个体的机器，文学者对被

压迫的个体，透过记录、转化、象征，重建个体情志再催生新的反思，真正具斗

争意义的文学针对压迫机器对个体的压迫，以重建个体情志作抵抗，由此而达致

一种解放。 

 

《香港归来的孩子》中一个一个参与革命的少年，离开香港后从广州再转战于广

东农村不同城镇，大部分没有再回到香港，「香港归来」是站在内地而言，重点

写他们返回内地之后的经历，包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工人纠察队在农村

与土匪的战斗等。这里因应篇幅难以再论，尤其从香港出发的革命流动，其复杂

意涵有点类近四十年代黄谷柳的《虾球传》；亦难以说清本书带来的震撼，它不

止记录一个年代，也重现失落于历史资料的革命感召力。历史数据形成认知、分

析和评说，文学却把历史无法处理的情志和理念重现，在本书当中，重现本身已

作为一种感召和精神力量，催生并推动理念的延伸以至实践，基于写实而超越了

写实，历史的断裂因此而得以消除。 


